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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把纸鸢交给浩荡东风
交给整个温软的春天

千程路远，风雨跋涉，你把一路积攒的
疲惫轻轻摘下，挂在门后的钩子上
团圆的圆桌是方寸间临时的星球
几双筷子绕着温热烟火走各自的轨道

一夜落雪，街巷院墙均被填满了
所有奔波的风尘埋在一件松垮的旧衫里
暖阳温柔地替你掸去霜寒
换上熨帖的安康和崭新衣服

二

山河酝酿许久，积攒了一整年的温柔
化作一场盛大的团圆，郑重地递向人间

寰宇之内，万籁俱寂
静静立在亭柱之上，在雪霁时分
园林特意留一方祈愿绵绵的留白
落雪把世间所有颜色尽数收回

三

雪把莽莽人间尽数删繁就简
远山的炊烟遒劲又温热
黑褐色脊线一寸寸向着人间烟火蜿蜒攀缘
烟火簇着暖意升腾

在团圆的归途上，你不必在寒风里言说
半分心意，梅蕊凝着的清冽暗香
早已替你向山河郑重递交了满含赤诚的名帖
你把一整年行路的崎岖
与颠簸都妥帖珍藏，换来了坦荡
还有人间团圆的万般安然
此刻雪霁，春风温柔，福字高高悬起，
期许都随春风生长。

四

我期待的从来不是雪，是雪霁之后
山河向暖，是烟火款款，替我把“归来”二字
写在每一扇窗玻璃上，连流泪的工夫都省下
是此处团圆此处春
即便来路坦荡去路仍长……

我期待的从来不是雪
让期许疯长的红纸屑，爆竹预告着东风
我一时失语——原来素净也可以如此陌生

父亲第一次把老花镜递给我
你替我看看远方，那场景何其相像
我期待人间晴朗

团圆（组诗）

新年的轮廓已被晨光镀
亮。听，马蹄声从天边传来，
当数字在电子屏上静默更替，
新春踏着纷扬的时空碎雪，以
不容分说的姿态奔涌而来。

生肖轮回的主角又将是
马。马代表着“在路上”的状
态，裹挟着对远方的向往，洋溢
着对速度的热忱。这种精神内
核尤为珍贵，启示我们在信息
爆炸、节奏飞快的今天，我们既
要有“千里马”的冲刺魄力，勇
于创新突破，也要有“老马识
途”的沉稳智慧，坚守初心。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红”
始终是节日的底色。但今日
之红，早已不是简单的色彩堆
砌，而是文化自信的流动表
达。它是街巷中智能灯笼汇
成的光谱河流，是电子春联上
自定义的繁华诗意，是深夜里
于屏幕绽开的虚拟焰火。中
国结的线条被数字重新编码，
在光影中解构又重组，一如这
个时代，古老符号与赛博空间
悄然握手，传统在数字流中完
成一场静默的“破圈”。这特
殊的仪式感提醒着我们，永远
需要用现实的烟火气来锚定
情感的重量。

远处，一对身着红色羽绒服
的“情侣”手持糖葫芦笑语盈盈，
走近才见，这是一对银发夫妻，
笑纹里泊着半个世纪的日光。

“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
旋律如雾浮起，但伤感并非唯
一的解码。若问时间去了何
处，它并未消失，而是沉淀为
阅历，转化为生命经验的加密
存档。老话说“光阴似箭催人
老，日月如梭赶少年”，不如将
这轮回的节点，视为一次“缓
存清理”与“能量刷新”，在时
光的立体维度中，重塑自我。

对游子而言，春运车票是
价值连城的思念与牵挂，是年
度最珍贵的“反向迁徙”。家
乡这个充满张力的词汇，既是
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我们或
许曾因为梦想或生计，被生活

的洪流推向远方，但家乡那
“一眼望到你骨头里”的亲情，
始终是一种无协议的实时定
位，沉默而顽固地记着你的踪
迹。归来吧，无论乘坐高铁追
风逐电，抑或自驾千里奔袭，
让行程穿越山海，赴一场不需
理由的团聚。手中的礼物或
许轻微，却装着一整年的季
风，装着陌生城市的星光……

新春将至，各式祝福如潮
涌来，漂亮的排比固然热闹，
却不如一份平衡与舒展来得
珍贵。最深的祝愿，往往朴素
如大地。梦想的落脚，不是避
开所有风雨，而是在风雨中仍
能保持内心的秩序与节奏。
所谓心想事成，也并非按剧本
逐页推进，而是心里有光，便
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2026丙午马年，既有风驰
电掣的速度，亦需稳健从容的
定力。让我们抖擞精神，在时
间的草原上，跨上时光之马，
蹄下生风，眼里有火，奔赴属
于这个时代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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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风，不再是冬日里裹着雪粒、刮得
人脸颊生疼的凛冽寒刀，而是揣着一丝
暖意，掠过苍茫旷野时，会卷起枯草下的
一星湿软。风里有冻土解冻的腥气，有
雪水渗进草根的清冽，还有远山上残雪
消融的叮咚声，像谁在天地间敲着细碎
的鼓点，一声声，敲醒了沉睡的草原。

最先听见这鼓点的，是深埋在土层
下的芨芨草根。它们在黑暗里蛰伏了一
冬，根须紧紧攥着泥土里最后一点湿气，
此刻被风带来的暖意一拂，便悄悄伸了
个懒腰。嫩芽顶破冻得发脆的土层时，
带着几分倔强的怯生生，嫩黄的尖儿刚
一探出头，就被乍暖还寒的风吻了吻，于
是便更勇敢地舒展开来，一寸寸，染绿了
褐色的草原。

在草原深处，住着牧民腾格尔一
家。腾格尔的腰杆，被草原的风刮得有
些弯了，但他的眼睛，依旧像草原的天空
一样清亮。他总说，草原的春天，是有灵
性的，你得蹲下来，贴着大地听，才能听
见它的心跳。

开春的头几天，腾格尔总爱牵着他
的老马“风之子”，在草原上慢慢走。“风
之子”是匹枣红色的老马，蹄子踏过的地
方，能看见雪水汇成的细流，顺着车辙印
蜿蜒，像一条亮晶晶的带子。腾格尔的
鞭子从不抽打马，只是偶尔在空中甩个
清脆的响，惊起几只躲在枯草里的麻
雀。那些小生灵扑棱棱飞起来，落在不
远处的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
在讨论着这场迟来的春。

腾格尔的小孙子阿古拉，总爱跟在
他身后跑。阿古拉才7岁，脸蛋被草原的
风吹得红扑扑的，像熟透的小苹果。他
不明白爷爷为什么总对着一片枯黄的草
地发呆，便扯着爷爷的衣角问：“爷爷，春
天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见？”

腾格尔蹲下来，指着脚下的一片草
地，让阿古拉俯下身子看。阿古拉趴在
地上，鼻尖几乎要碰到泥土，这才看见，
在枯黄的草茎之间，有无数嫩黄的草芽，
正顶着薄薄的霜，怯生生地望着天空。
腾格尔的声音带着笑意，“你看，春天就
藏在这里，它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不敢一
下子跑出来。”

阿古拉的眼睛亮了。他蹦蹦跳跳地
在草原上跑着，一边跑，一边喊：“我看见
春天啦！春天在这里！”他的声音惊飞了
草丛里的一只野兔，那灰棕色的小家伙，
箭一样窜出去，身后扬起一阵细碎的尘
土。阿古拉追着野兔跑，跑累了，就躺在

刚刚泛绿的草地上，看着天上的云。那
些云，像草原上的羊群，慢悠悠地飘着，
飘着飘着，就变成了马的形状，变成了鹰
的形状，变成了阿古拉梦里的小毡房。

草原的春天，来得慢，却来得扎实。
雪水还在山涧里叮咚作响，溪边的

马蔺草，就悄悄抽出了狭长的叶片。马
蔺草是草原上较坚韧的植物，它的叶子
像利剑，能刺破寒冬的最后一层铠甲。

没过多久，溪边就开满了淡紫色的马蔺
花，像一串串小小的铃铛，风一吹，就摇
出满溪的清香。

候鸟也回来了。它们排着整齐的
人字队形，从遥远的南方飞来，翅膀掠过
草原的天空时，发出清脆的鸣叫。那些
鸣叫，落在草原上，落在毡房的炊烟里，
落在阿古拉的梦里，变成了春天的歌
谣。腾格尔说，这些候鸟，是草原的信
使，它们每年都会来，告诉草原，冬天走
了，春天来了。

毡房里，腾格尔的妻子其其格，正忙
着熬奶茶。奶茶的香气，混着酥油的味
道，从毡房的天窗飘出去，飘到草原上，
飘到风里，让整个草原都变得暖洋洋
的。其其格的手，像草原的泥土一样粗
糙，却也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她揉
着面团，准备做阿古拉最爱吃的馕。面
团在她的手里，变成了圆圆的、暖暖的形
状，像草原上的向日葵。

阿古拉喜欢帮奶奶烧火。他蹲在火

炉边，看着火苗舔着锅底，听着锅里的奶
茶咕嘟咕嘟响，心里觉得特别幸福。奶
奶会时不时地塞给他一块奶糖，奶糖的
甜味，在他的嘴里化开，像草原的春天一
样甜。

一天，阿古拉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
受伤的小鹰。小鹰的翅膀被树枝划破
了，流着血，奄奄一息地躺在草丛里。阿
古拉小心翼翼地把小鹰抱起来，跑回毡

房，喊着爷爷。腾格尔看见小鹰，眉头皱
了皱，又舒展开来。他找来草药，捣碎
了，敷在小鹰的翅膀上，又用布条轻轻包
扎好。其其格拿来一碗羊奶，阿古拉用
小勺，一点点喂小鹰。

小鹰在阿古拉的照顾下，一天天好
起来。它的羽毛，渐渐变得油亮光滑，眼
睛也变得越来越有神。阿古拉给它取名
叫“追风”，因为他希望它能像风一样，在
草原的天空上自由飞翔。

草原的绿意，越来越浓了。草芽
长成了青草，青草连成了绿毯，绿毯
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红的、黄
的、蓝的、紫的，像撒在绿毯上的星星，
闪闪烁烁，照亮了整个草原。牛羊也
开始出圈了，它们低着头，啃食着鲜嫩
的青草，尾巴甩来甩去，赶走了嗡嗡叫
的苍蝇。牧民们的歌声，在草原上回
荡着，那歌声，带着草原人的豪爽和
热情，飘得很远。

“追风”的翅膀，终于痊愈了。腾格尔

带着阿古拉，来到草原最高的山坡上。阿
古拉把“追风”捧在手里，轻轻一抛。追风
展开翅膀，在天空中盘旋了一圈，发出一
声清脆的鸣叫，然后，朝着远方飞去。阿
古拉仰着头，看着“追风”的身影，越来越
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蓝天里。

“它会回来的。”腾格尔拍了拍阿古
拉的肩膀。

阿古拉点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
下来。那眼泪，是咸的，也是甜的。他知
道，“追风”会记得这片草原，记得毡房里
的奶茶香，记得他和爷爷的模样。

草原的春天，就这样一天天热闹起来。
毡房的炊烟，在蓝天下袅袅升起；牧

民的歌声，在旷野上久久回荡；牛羊的叫
声，在草丛里此起彼伏；候鸟的鸣叫，在
天空中清脆嘹亮。草长莺飞，花开花落，
草原的春天，像一首写不完的诗，像一个
讲不完的故事。

腾格尔说，草原的春天，是生命的轮
回。每一年，草会枯，雪会下，风会吹，
但每一年，草也会绿，花也会开，候鸟也
会回来。这是草原的规律，也是生命的
规律。

阿古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看着
眼前的草原，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绿，看
着天上的云，看着远方的山，忽然觉得，
自己就是这片草原的一部分。他的血脉
里，流淌着草原的风，流淌着草原的水，
流淌着草原的春天。

夕阳西下，草原被染成了金色。腾
格尔牵着阿古拉的手，慢慢走回毡房。

“风之子”跟在他们身后，蹄子踏在草地
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炊烟在毡房上空
飘着，奶茶的香气，混着野花的清香，在
风里弥漫。

阿古拉回头望了望草原，望了望天
空。他知道，“追风”一定在某个地方，看
着这片草原，看着这个春天。他也知道，
明年的春天，“追风”会回来，草会更绿，花
会更艳，草原的故事，也会继续讲下去。

草原的春天，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它藏在草芽的倔强里，藏在溪水的叮咚
里，藏在候鸟的鸣叫里，藏在牧民的歌声
里，藏在阿古拉的梦里。这个故事，没有
开头，也没有结尾，它像草原上的风，永
远吹着，像草原上的水，永远流着，像草
原上的太阳，永远照耀着这片土地，照耀
着生生不息的生命。

草原的春天，是被风唤醒的
□松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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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碾过乡间的柏油路，路旁的杨
树叶已染上新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

车尚未停稳，清冽的乡土气息已乘
风漫来，风里还浸着些黄河水独有的湿
土腥气，远远听见河水漫过泥滩的轻
响。抬眼望向侯家圪洞村那个熟悉的院
落，院内的油桃树与其他夏果树已果落
枝空，疏朗枝丫斜挑着澄澈蓝天，唯有那
棵海棠树缀满秋果，像攒了一树的红玛
瑙，在阳光下泛着莹润光泽。

我们走到院门口，却见木门挂着铁
锁。正觉遗憾，院角斜上方，忽然传来男
主人清朗的声音：“你们是来寻人的，还
是想看这黄河边的风景？”

循声望去，不远处有一个新砌院落，
青砖院墙配着塑钢门窗，比老院子更显
整洁利落。男主人正站在院门台阶上，
手里还攥着农具，他语气热乎得像见了
亲人：“下院这会儿没人，我媳妇赶羊去
了！”他指着老院子那棵海棠树笑着说：

“只管摘红的吃！”
他又指向院后说：“从这儿绕过后，

顺着田埂走几步就能近观黄河。”
我们谢过他，伸手在枝头上摘了几

颗红透的海棠果，果皮光滑饱满，咬一口
脆生生的。一边嚼着果子，一边循着他
指的方向，踏着田埂上的青草，向黄河边
走去。

据清代《清水河厅志》记载，此地旧
称园湾子，坐落于黄河之畔。“园湾子”之

名颇有来历，因这片河湾地势平缓，可引
黄河之水灌溉岸边田地，田垄丰饶，作物
繁茂，故而得名。这里曾是黄河清水河
县段的十四个渡口之一，是当年南北货
物转运、人畜往来的重要枢纽。这片承
载着岁月记忆的河湾沃土，并非天然形
成。20世纪 70年代，乡亲们肩挑手扛、
一锹一镐，顺着河势筑堤围田，将荒滩开
垦为良田……

我们踏着青草向河湾深处走去，河
岸边当年河拱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辨，那
是黄河水千百次冲刷后留下的斑驳印
记。往年被黄河水长久浸润的河床，正
顺着退去的水线渐次裸露，像是大地缓
缓展开的泛黄卷轴。赭黄色的沙层龟裂
如龟背，被阳光晒得温热，踩上去硬实中
带着些许弹性。几丛蒺藜草扎根在沙砾
缝隙中，苍劲的绿透着勃勃生机。

阳光斜斜地洒在裸露的河床上，沙
土层与草木都浸着一层柔暖的光，微风
拂过，混着几分河泥的腥鲜。那些裸露
的痕迹、残存的物件，都在无声诉说着当

年渡口的喧嚣、田垄的生机，以及这片土
地上曾经的烟火与繁华。

我在想，黄河夹带着黄土高原的细
腻黏土，在河湾处层层沉积，历经岁月
淘洗，滤去粗砾，留下的想必是质地均
匀、黏性适中的优质陶土。这般得天独
厚的自然馈赠，古人怎会视而不见？或
许当年渡口的商船中，除了运入的货
物，便有不少是本地窑口烧制的陶瓷，
碗碟、陶罐、瓦盆，带着黄河泥土的温润
底色，顺着河水运往四方。再看这河湾
周边的土地，表层是疏松的沙砾，往下
深挖，说不定便是藏着细腻的黏土矿
层，恰是烧制陶瓷的绝佳原料。当年窑
工们或许就是从这黄河滩涂取土，捣
碎、筛滤、揉炼，再经烈火煅烧，让黄河
的泥沙在窑火中蜕变为温润坚韧的陶
瓷，既融入了生活烟火，也成了渡口贸
易中亮眼的风物。

行走在黄河边，风裹着水汽扑面而
来。此时的黄河水正裹着泥沙，浑浊如
浆，翻卷着一个个暗涌的漩涡，浩浩荡荡

向前奔涌。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被风一
吹，碎成万千金片，恍惚间，竟与古籍里

“大河汤汤，其水泱泱”的自然壮景重叠。
日暮时分，天边晕开一片温柔的橘

红，将远处的河床染得暖意融融。
远远望见男主人立在院中，身上那

件橘色上衣在暮色里格外鲜亮。他身形
清瘦，脊背直挺如松，藏着经风历雨的韧
劲。满脸深浅不一的褶皱，像是被黄河
的风一遍遍摩挲、被岁月的霜一层层浸
染后细细刻下的，每一道沟壑里，都藏着
说不尽的人间故事与故土深情。

见我们折返，他立刻笑着迎了上
来。他叫李在河，打记事起就没离开过
这片黄河滋养的土地。“先前园湾子的
人大多迁去了黄榆树塔村，那儿砖瓦房
宽敞整洁，出门就是柏油路。”他抬手抹
了把脸，望向黄河，眼神柔和。他说：

“我可不想离开这里。离黄河近些，心
里才踏实。”

温润的晚风徐徐吹过，他橘色的衣
角在风中轻轻晃动。脸上的皱纹在暮色
里愈发柔和，每一道纹路都盛着岁月的
沉淀，盛着对这片土地的热望。远处的
黄河，涛声依旧，像是在诉说千年沧桑。
此刻，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感动，如同黄河
不息的涛声，久久萦绕，未曾散去。

黄 河 畔
□张瑞秀

布日敦湖畔布日敦湖畔 犁夫犁夫 摄摄

惬怀絮语惬怀絮语

诗星空诗星空

草原晨曦 李昊天 摄

乡土炊烟乡土炊烟


